


人员也正是这个年龄的)。在一个主流技术日新月异而自己企业的技术没有更新的年代里 , 这个

年龄段的人学习技术的黄金机会早已被无情地剥夺了 , 进而使他们在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

变得无能为力 , 只能随着企业的不断倒闭 , 而进入历史的故事之中 。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都有大

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 如阜新煤矿 、 吉林化工等企业的工人就是这样 , 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 ,

一些人甚至重新回到了 “上山下乡” 的年代 , 重新扛起农具 , 变成了农民 。

简而言之 , 一个生产技术 、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水平都停留在 20世纪 70-80年代或更早时

期的东北 , 或者说一个技术落后的传统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东北 , 正希望承接 20世纪 90年代甚至

21世纪初年的技术水平 、管理要求和人力资源要求的现代产业转移 , 这是不现实的 。旧有的工

业基础和失去学习机会的劳动力又如何能使东北成为 “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呢” ?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 90年代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制造业

大转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珠江三角洲在 20世纪 80年代的兴起完全得益于香港小型工业的扩散 。珠江三角洲不是一个

有工业基础的地方 , 香港人搬过来的工厂都是建在农田上的。这些工厂利用内地充分廉价的地租

和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 , 却把店面留在香港 , 也因此把绝大部分的利润留在了香港。与此同时 ,

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通过在自己的农田上建立工厂获取地租 , 迅速地成为了新型的 “收租者” 。这

是一个双赢的安排 , 香港和珠江三角洲都乐见其成。

问题是 , 正是这样一种 “双赢” 的安排 , 埋下了日后发展危机的种子 。众所周知 , 香港的小

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 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并不能获得很高的工资。如此的工资水平对

于可以从土地中轻松获得相对高额地租的农民而言 , 根本就没有吸引力 , 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本地

人很少介入转移进来的工业生产。换句话说 , 转移过来的工业变成了香港人和内地劳工的工业 ,

与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无关。

十多年过去了 , 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稳定保持在两位数左右的增长 , 而珠江三角洲劳工的工

资却增加不多。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珠江三角洲企业主的利润在不断增长;如果不

是这样 , 那就是出现了增长更快的地区 。事实是 ,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 珠江三角洲地区虽

然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 , 但增长 “平稳” , 且没有能力不断提高工人收入。当然 , 这也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限 。

珠江三角洲为什么没有吸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呢? 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 , “地价” 的上升是

根本的原因。而我认为 , 原因在于承接能力不够 , 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 。

或者说人力资源的困境致使珠江三角洲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转移失去了吸引力。因为 , 如果说

仅仅是地价的原因 , 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 20世纪 90年代大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台资企业可以

通过转产来解决这个问题 。

由此 , 在我看来 , 更符合逻辑的原因是 , 由于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没有积极地参与工业化的

过程 , 也没接受过很好的技术教育 , 没有能力 (如工业精神和技术训练)承担对技术水平有相当

要求的职业 。与此同时 , 由于相关制度 (如当地的户籍制度 。根据我的调查 , 在珠江三角洲地

区 , 一个非本村人即使和本村人结婚 , 也要等到若干年之后 , 才可以把户口转入本村。)和 “打

工者” 自身受教育程度的约束 , “外地人” 更是不可运用的人力资源 。在一个没有管理人才和相

关技术工人市场的地区 , 对技术性产业的转移无论如何是没有吸引力的 , 因此 , 那些具有更高技

术要求的企业不得不寻找更加合适的投资地区。

长江三角洲尤其是苏南的发展走了一条与珠江三角洲不同的路径 , 尽管在接受大城市技术辐

射方面两者具有相似性。苏南的乡镇工业是在接受上海的技术支援 , 在社队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在外资进入苏南之前 , 苏南工业的迅速发展依靠的基本上是本地的人力资源 , 从管理人员 、

销售人员到生产工人 。从 20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 , 从社队企业历经乡镇企业到乡镇企业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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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乡镇工业 , 不仅培养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 , 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工

人 , 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发展中培育了人们的工业精神。

当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一些具有技术量级的工业开始向中国转移的时候 , 很自然地

就选择了长江三角洲的一些靠近上海这个国际码头的苏南地区和杭州湾地区 。20世纪 90年代中

期以后 , 大量外资进入苏南。以苏州的昆山为例 , 台湾有 1/9的老板在昆山落户 , 昆山累计实有

外资企业 2 000多家 , 总投资额130多亿美元 , 注册资金 65亿美元 , 其中投资超过 1 000万美元

的有 300多家 , 超过 3 000万美元的有 100多家 , 其中台湾南亚集团投资的电子材料生产基地预

期总投资 25亿美元 。概括起来说 , 在昆山 , 50%以上的财政收入 , 60%以上的利税 , 70%以上

的销售 , 80%以上的投资 , 90%以上的进出口都来源于利用外资。

同样 , 根据有关资料 , 2002年 , 苏州市合同利用外资 101 亿美元 , 实际利用外资 48亿美

元 , 居同等规模城市第二 , 其中苏州工业园的GDP 达到 252亿元 , 财政收入达 32.6亿元 , 占全

市的 11%强。建园以来 , 园区经济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 , 实现合同引资 135亿美元 , 实际

利用外资 57 亿美元 , 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都超过了 3 000 万美元 , 10%左右的世界 500强

跨国公司在园区有投资。[ 1]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 ,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 各类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 , 但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谁想要什么 , 就能够很轻松地得到什么 。事实上 , 在这个过程中 , 任

何地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规则 , 那就是市场竞争 。东北如果希望在这样的竞争中获胜并借此振兴

东北 , 不是凭中央政府的几个项目和几百亿资金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 在我看来 , 还必须在人力资

源的培育上做文章。人们常说 , 人是世界的灵魂 。但我更愿意说 , 人的能力才是世界的灵魂 。

的确 , 东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 ,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 如果把 10年前

汽车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加培训地放在今天的 “大众” 系列生产线上去 , 他是没有能力胜任的;管

理也是同样的问题。换句话说 ,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 , 人的能力很容易过时 , 很容易失去效

能。这就迫使人们不断地学习和接受培训。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始终处于过剩状态的国家

而言 , 振兴东北的希望应该更多地放在有学习能力的人身上。中国有句俗话 , “四十不学艺” , 意

思是说 , 人到四十的时候 , 思维基本定型 , 学习能力也开始衰退;因此 , 在一个可以用于学习

的 、 资源异常紧缺的地区 , 我们更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

有鉴于此 , 我认为 , 在振兴东北的实践中 , 我们需要考虑世界产业转移的现实 , 但似乎不能

把过多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工业基础 , 也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传统企业的转型 , 因为那样的企业大

多数已经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 , 已经没有能力来承接这样的转移。更加积极的实践应该是 , 运用

东北工业基础中的工业精神和城市基础 , 让有学习能力的人口获得承接技术和产业转移的能力 ,

通过他们的努力 , 再铸东北工业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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